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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央视再用一档文化

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给观众制

造了巨大惊喜，无论是山区教师演

唱的《苔》、还是王俊凯演唱的《明

日歌》，“诗歌唱出来”，让更多观众

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无与伦比的

魅力。（2月23日《华商报》）

2 月 16 日至 18 日，短短三天

时 间 ，《经 典 咏 流 传》就 创 下 了

1.33%的全国网平均收视率，这种

结果不仅反映出公众对这种文化

形式的喜爱，也开创了文化节目

新篇章。

和诗以歌是这个节目最大的

特点，就是用歌曲的形式将诗歌

唱出来，这种形式不仅赋予古诗

词 动 听 的 旋 律 ，让 诗 词 变 得 直

观，也激活了古典诗词，提升着

诗词的传唱度和影响力。

诗词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

支奇葩，不管是唐诗宋词，还是

元曲，抑或是现代诗歌，都是中

华 文 化 的 瑰 宝 ，象 征 着 中 华 文

明。我国诗词浩若烟海，这些诗

词表达着不同的思想和情绪，寄

托着不同的情怀和胸臆，小小的

一首诗词，不仅可以窥见历史发

展的轨迹，也能感受到汉语文学

之美。可以说，诗词是社会发展

和历史演变的“标本”。

诗歌不分家，诗和歌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诗和歌都

追求旋律和韵律之美，但是在长

期的文化传承中，诗和歌却各自

为政，互不联系，这不仅制约着

诗词的传播，也影响着文化的繁

荣。如今，这种《经典咏流传》将

古典诗词与音乐联系起来，用歌

曲的形式演唱诗词，诗与歌融合

发展，不仅展现出诗词之美，也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可以视为

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的创新，符合现代文化需求。

其实，这样的创新并非首次，

在过去几年，类似“唱诗词”的

音乐作品也不绝于耳，比如，邓

丽君的《月满西楼》、王菲的《明

月几时有》、费玉清的《春花秋月

何时了》等，这些都是根据古典

“和诗以歌”是激活
传统文化的创新

诗词演绎的音乐作品，也是诗歌

融合的典型，这些作品悦耳动听，

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不仅是诗词

文学上的不朽之作，也是音乐上

的经典之作，通过歌唱的方法将

古典诗词之美展露无遗，将诗词

的意境和作者的内心情感表达出

来，无异于锦上添花。

《经典咏流传》也是这样。这

种将诗词唱出来的形式，不仅是

普及诗词文化的一种方法，也是

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彰显

出巨大文化责任。可以很大程度

上，激发观众对古典诗词的兴趣，

感知传统文化的博大和厚重。希

望能有更多的人致力于诗词和音

乐的融合发展，创作出更多脍炙

人口的音乐作品，让古典诗词在

音乐中绽放魅力，用音乐赋予古

典诗词灵魂和生命。

河南省西峡县 刘剑飞

《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

华》《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

那段年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

城烟沙》……近日，不少网友看到

这 样 的 书 名 ，忍 不 住 发 微 博 吐

槽。这些伤感莫名、匪夷所思的

词句并非哪本网络言情小说的书

名，恰恰相反，它们的作者分别

是胡适、沈从文、鲁迅,是货真价

实的名家精品文集。好端端的胡

适文集，为何要起“此去经年，谁

许我一纸繁华”这么个书名？让

经典作品走进当下年轻人，需要

如此包装吗？（2 月 28 日《扬子晚

报》）

《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

华》《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

那段年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

城烟沙》……，看着这些唯美中又

略带莫名伤感的书名，如果不看

作者的话，你一定以为这是网红

作家的言情小说，或者是一些女

性作家的散文随笔集，然而一看

真正的作者，却惊诧莫名又百思

不解：胡适、沈从文、鲁迅，这些

传统而严肃的文学名家，什么时

候走起“小资路线”了？

更加要命的是，如果通过网

图书也玩“标题党”
不可取

络购买这些书，或者是虽然在实

体书店购买这些书，但是书已经

被封装起来，不能现场打开，你还

以为这是这些文学大家以前未曾

发表的“新作”，而实际上，这就是

一套名家精品文集，只不过换了

一个“标题党”书名而已。一些读

者可能会因为这些“标题党”书名

而被误导：想买名家作品的，看了

这样的书名心中难免犯嘀咕而不

敢买了；而不想买这些名家作品

的，看了书名还以为是自己想要

的书，于是买了。

我们从来都不反对图书的包

装、设计，相反，设计精美、包装出

众的图书，本身令人赏心悦目不

说，也会让读者的阅读更加愉悦，

甚至更具保存和收藏价值。但是

一本图书的质量，终究是靠内容

说话的，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精

美的外表，并不能赢得读者，不能

提升自己的口碑。尤其是对于这

些名家作品来说，已经经过了时

间的选择，读者的检阅，完全没有

必要在标题上哗众取宠，弄得标

题和内容不伦不类。

而从实际来看，这些伤感、幽

怨的书名，并没有赢得多数读者

的肯定。比如梁实秋的一本作品

集，被出版社拟定了《陌上谁人依

旧，固守流年》，有网友质疑“这书

名太过脂粉，不合梁老之大师风

范。”更多的网友则质疑这些“标

题党”书名，“满满的晋江文学城

民国言情小说的味儿”“策划人是

在QQ空间长大的吗？”

包装应有度，“标题党”不可

取，《红楼梦》不会因为青春版的

包装而流行，大师散文集也并不

会因为取了《此去经年，谁许我

一纸繁华》这样的名字而赢得更

多年轻读者。出版方在书名上

故 意 歪 曲 ，靠“ 标 题 党 ”来 博 眼

球，纵然会忽悠进来几个马虎读

者，却让更多真正想要读这本书

的人找不到选择方向。

广西桂林市 苑广阔

《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

华》《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

经典著作包装书名
无伤大雅

那段年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

城烟沙》……近日，不少网友看到

这 样 的 书 名 ，忍 不 住 发 微 博 吐

槽。这些伤感莫名、匪夷所思的

词句并非哪本网络言情小说的书

名，恰恰相反，它们的作者分别

是胡适、沈从文、鲁迅，是货真价

实的名家精品文集。（2 月 27 日

《解放日报》）

这样的事情其实并非眼下才
发生，笔者十几年前还在上中学
时，当时的语文老师就曾经举过
一个例子，《秋瑾传》卖不掉，换
成《鉴湖女侠传奇》，销量就会提
高。现在出版社给经典著作取一
个文艺或“雷人”“奇葩”的书名，
对原著以及作者来说，的确是一
种不尊重，也让很多喜爱经典著
作 的 读 者 嗤 之 以 鼻 ，不 太 能 接
受。

但是，在当下年轻人越来越
不爱阅读经典著作的现实情况
下，从经典著作的推广和市场营
销角度说，笔者以为，经典著作

包 装 的 书 名 ，即 使 有 点“ 雷 人 ”

“奇葩”，但只要不“三俗”，那就

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情，广大喜

爱经典著作的读者不该以高高在

上的傲慢态度进行过度吐槽和不

屑，没有必要嗤之以鼻。

不管是使用经典著作的原书

名，还是按照当下流行的网络语

言，给经典著作包装上一个“标

题党”的“雷人”“奇葩”书名，两

者在内容上并没有区别，书还是

这本书，只是换了一个书名，仅

此而已，并没有伤害到经典著作

的内容、内涵。比如，《红楼梦》

的原名有很多，包括《石头记》、

《金 玉 缘》等 ，但 不 管 书 名 叫 什

么 ，书 中 的 内 容 并 没 有 大 的 改

变 。 既 然 我 们 能 够 接 受《石 头

记》改名为《红楼梦》，而且现在

已经更习惯于《红楼梦》这个名

字，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经典著作
按照网络语言风格取一个文艺的
书名呢？

事实上经典著作经过书名包
装之后，迎合了当下年轻读者口
味，有助于吸引年轻读者购买、
翻看、阅读，这对于很多无人问
津的经典著作来说，未尝不是一
种拯救。退一步说，即便一些年
轻读者只是因为书名图新鲜而上
当购买经典著作，买回去之后当

成废纸不再阅读，但终究有一些

读者会选择慢慢静下心来阅读，

春节七天长假刚过，一条“新

版《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 无

名氏续’，高鹗只是整理者之一，

不再是‘高鹗续’”的消息，引起

广大读者的关注。有读者感叹原

来我们背了很多年的文学常识有

误，红学爱好者则由此引发热烈

讨论。其实，许多读者不知道，

一个“无名氏续”，更是引出了红

学研究界的一个焦点话题。中国

红 楼 梦 学 会 会 长 张 庆 善 认 为 ，

“‘无名氏续’这样的署名，反映

了出版者和校注者的学术观点，

并不影响对《红楼梦》续书作者

问题的深入研究。”

“《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续”

是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其实，

这是胡适的“一家之言”。现在

的研究证明，虽然还不能明确谁

是续作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

高鹗，也不是程伟元，程伟元、高

鹗只是其中的整理者，这反映了

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红楼梦》

续书作者是不是高鹗，曾经是红

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

《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

续”，不只是出版者和校注者的

学术观点，也是红学研究中最为

客观的学术态度，因为《红楼梦》

后四十回既不能完全认定是曹雪

芹所著也不能认定是高鹗续程伟

元续或其他人续，署名“无名氏

续 ”是 更 现 实 更 客 观 的 学 术 态

度。

《红楼梦》“无名氏续”
是客观的学术态度

红学界认为，《红楼梦》前八

十回和后四十回，无论是叙事语

言还是人物的命运走向，都是不

统一的，甚至是前后矛盾有“狗

尾 续 貂 ”之 说 。 学 术 界 普 遍 认

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著，

或认为经过多数人的不断整理修

改，仍没有达到《红楼梦》前八十

回的文学高度，后四十回也署名

曹雪芹是不合适的。至于后四十

回谁人所著，目前的学术界还没

有达成共识，并普遍认为高鹗只

是整理者之一，不是续作者。既

然如此，再署名高鹗续就是不负

责的，也是不合适的。从文学创

作的事实看，肯定有续作者，只

是以目前的研究和资料不能确定

是何人罢了。但肯定有续作者，

署名无名氏续，是为了把研究引

向深入，因为“无名氏续”不是结

论性的肯定。

《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无

名氏续”是客观的学术态度。但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

书长任晓辉认为，“现在只是把

高鹗的问题讲清楚了，并没有将

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讲清楚，所

以我不认为这样署名是科学的、

合理的。”然而，在笔者看来，署

名“无名氏续”是并非绝对正确，

但 署 名“ 无 名 氏 续 ”比“ 曹 雪 芹

续 ”“ 高 鹗 续 ”肯 定 更 科 学 更 合

理，而且，从目前的研究看署名

“无名氏续”是最合适的。

在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是高鹗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

《红楼梦》的续作者，但《红楼梦》

能达到如今的高度，凝聚了高鹗

的心血，甚至是功不可没；二是一

百二十回《红楼梦》未必不是一个

作者，笔者认为从作者对人物的

处理、小说的艺术手法以及行文

习惯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

能自然衔接的，没有明显的“断

裂”或矛盾，看不出是两个作者。

至于前八十回优于后四十回，那

是因为前八十回传播较广增删修

改的人多，后四十回由于种种原

因没有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增删

修改的人较少，所以造成了目前

的这这状况。我们还应该肯定的

是，后代的续作很多但没有一本

能达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

度，后四十回是没有前八十回写

得好，但是仍可称为优秀之作。

河北省赤城县 张魁兴

这仍然有利于推动经典著作走

进年轻人中间。反之，继续沿用

经典著作的原书名，直接让很多

年轻人提不起兴趣，根本不会翻

开第一页，所谓的经典著作走进

年轻人中间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然，凡是都要有一个度，

一本图书能否最终赢得读者的喜

爱，关键还在于内容，而不是书

名。包装经典著作书名本身并无

不可，但不宜过度。否则，过长、

过于网络化的书名，可能会引起

读者的不适，会让过度包装的书

名伤害到图书的真实价值。

山东省临沂市 张立美

（上接6版）

中华读书报：您刚才提到“关

键问题”，那么，我再提一个“关键

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历

史唯物主义的“物”？

杨 耕：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

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

握：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另一方面是

新唯物主义的“个性”。

历史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与

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共性，

这就是，二者都确认自然的时间先

在性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如果马

克思否认了这一点，那么，马克思的

哲学就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而是唯

心主义哲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

义之间的确又有本质的区别。具体

地说，旧唯物主义是脱离了现实的

人及其活动，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

系去考察物质的，是仅仅“从客观的

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

实、感性”的，是从“抽象的物质”出

发去把握“整个世界”的。

通常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的 不 彻 底 性 仅 仅 体 现 在 历 史 观

上。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我

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

性是双重的不彻底性：一是在历史

观上没有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

理解人，陷入“抽象的人”之中，以

这样一种“抽象的人”为基础，必然

直接踏上唯心主义道路；二是在自

然观上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

系去理解自然，陷入“抽象的自然”

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自然”为

基础，必然悄悄走向“唯心主义的

方向”。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

内的整个旧唯物主义根本不理解

“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关

系及其深刻的内涵。

与旧唯物主义不同，新唯物主

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一种超

时空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

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存在方式

——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

关系，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何

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关注的不是

“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原初

的物质”，而是现存世界中的自然、

“历史的自然”“社会的物”，并确认

“对象、现实、感性”是人的实践活

动的对象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

变换构成了现存世界的基础，现存

世界中的自然是“历史的自然”，物

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

物”。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重要的

不是自然的先在性，而是自然的历

史性；不是物质的可感觉的实体

性，而是物质的超感觉的社会关系

的内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唯物”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

主义的“新”之所在。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名言了，这

就是，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

并赋予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由

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卢卡奇和葛

兰西的观点了。按照卢卡奇的观

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是一

个历史范畴；按照葛兰西的观点，

“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

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

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这样一

种现象，这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

者在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有

的学者甚至认为，《资本论》本身是

一部哲学著作。2011年，您在《光明

日报》上发表过有关资本批判的论

文，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理论现象的？

杨 耕：《资本论》本身是不是哲

学著作，我不敢断定，但《资本论》蕴

含并生成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是

毋庸置疑的。列宁、阿尔都塞都从

哲学的视角解读过《资本论》，阿尔

都塞的名著就是《读<资本论>》。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在

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过

程中产生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就是明证。马克思的经济学

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

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

它所阐述的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与

社会存在形式、劳动的具体形式与

抽象形式、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

动时间、自由时间与自由个性的关

系等理论，它所阐述的物与物和人

与人的关系等理论，都具有深刻的

哲学内涵。

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

“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

哲学，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

“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

的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论。马克思

的资本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

义上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和重大的哲学意义。正是在资本批

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

社会存在及其秘密，发现了人与人

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而存在的秘

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

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哲学批判内含

并引导着资本批判，资本批判蕴含

并生成着哲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

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经济学即资本

批判理论的关联中才能真正显示出

来；马克思的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

论只有在马克思哲学这一概念背景

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而无论是

马克思的哲学，还是马克思的经济

学，都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

到深刻而全面的理解。

因此，研读《资本论》的哲学内

涵和哲学意义，是一个极具科学价

值和哲学意义的工作。这一研究是

“在希望的田野”上。

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本范畴

中华读书报：下一步，您将着重

研究什么？

杨 耕：将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础理论领域深度耕犁。在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

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

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

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同时，

我将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

畴进行重新研究、重新阐释。近期

着重研究社会存在这一范畴。“社会

存在”是马克思首先提出并使用的

范畴，是马克思哲学的独特用语，是

马克思哲学范畴体系中的基本范

畴，其内涵的科学制定标志着存在

论、本体论的革命性变革。我们要

真正“走近”、“走进”马克思，就必须

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存在这一范畴

的内涵。

根据我接触到的有限资料，马

克思最早提到社会存在这个字样，

是在 1843 年的《论犹太人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

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

物”。尔后，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马克思在强调人是“类存

在物”的同时，又提出“个人是社会

存在物”，提出了“非对象性的存在”

与“对象性的存在”、“人的自然存

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在

1846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

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视角对“人们的

存在”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并

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

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

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但

是，我们应当注意，《德意志意识形

态》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存在”，马

克思首次提出社会存在这一概念，

是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共

产党宣言》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

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

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

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重申了这一观点，这就是，“不是

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

使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

《资本论》则从商品的二重性

出发，从资本批判的视角深入而全

面地阐述了“社会存在”，可以说，

资本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或本体

论意义上的批判，《资本论》及其手

稿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社会存在论

的。所以，卢卡奇认为，在《资本

论》中，严格的、精确的、科学的经

济学分析开启了对社会存在的本

体论展望，通过更广泛、更接近现

实的成份，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

体的总体性。正是以此为基础，

卢卡奇本人写下了鸿篇巨著《关

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我之所以这么“啰嗦”，是为了

说明社会存在这一范畴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和特殊复杂

性，需要我们重新深入而全面研

究。绕开了“社会存在”，重读马克

思只能是无果而终，重建马克思主

义哲学只能是沙滩建楼。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您较早

并有区别地使用了“马克思的哲学”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我的

理解是，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意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知

这样理解是否符合您的本意？

杨 耕：的确如此。马克思的哲

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的哲学

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

立、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了的哲学

思想。我之所以这样有区别地使用

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

个概念，是受到列宁思想的启示。在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

部分》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的哲

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

念；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提出了

“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这

两个概念。我们应当明白列宁的这

句话：“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

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马克思主

义的主要创始人，离开了马克思哲学

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打引

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马克思

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

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

思的哲学，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和学

说的体系”。

当然，我们不能奉行“原教旨主

义”。对于像社会存在论、历史规律

论、认识反映论这样一些已经成为

“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

应当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

身发展的新成果讲出新内容；有些

观点本来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

点，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哲学教科

书没有涉及或忽视了这些基本观

点，如世界历史理论、劳动异化理

论、资本批判理论，对于这样一些观

点，我们应当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

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全面阐述；有

些观点马克思有所阐述，但又未充

分展开、详细论证，但这些观点又高

度契合着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

身的重大问题，如“合理调节人与自

然之间物质变换”、“生产的国际关

系”、认识历史的“从后思索法”，对

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应以当代实

践、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深

入研究、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使之

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观点。我以为，这是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也必须做
的工作。

一见哲学“误”终生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哲学研究和

学术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杨 耕：汪永祥、陈先达、陈志良

和袁贵仁四位教授。汪永祥教授把

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老师的

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真正走进“哲

学门”；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攻读博士

学位，陈老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

我走向哲学的深处；我的挚友陈志

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推动着我

不断拓展我的思维空间；我的领导、

兄长、挚友袁贵仁教授缜密的思维

和无私的关爱，为我的学术人生提

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我忘不

了我的两位导师和两位挚友。从他

们那里，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家的文

采，而且看到了哲学家的风采；不仅

学到了文品，而且学到了人品。我

从心灵的深处、流动的血液里，深深

地感激汪永祥、陈先达、陈志良和袁

贵仁四位教授，并不由自主地想起

了《天真汉》中的天真汉对博学老人

高尔同的礼赞：“要是没有你，我在
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

中华读书报：通过您的精彩回

答，我的确体会到，哲学适合您，您也

适合哲学；您选择了哲学，哲学也选

择了您。

杨 耕：实际上，我当初选择哲

学纯属偶然。一个偶然的机会，也

就是一位哲学先行者和我的一次聊

天，使我改变了我的高考志向，报考

了哲学专业，从而“误入”哲学这片

神奇的土地。当我走进这片神奇土

地的深处时，我发现，这不仅是一个

关注客观规律的概念的王国，而且

是一片“承载”人的活动的“多情”的

土地，套用一首歌的歌词来形容我

与哲学的关系，那就是，“我深深地
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当我站
在这片神奇土地的深处，回望我踏
过的路径和耕耘过的田野，并在记

忆中“搜索”我的哲学人生时，我发

现，哲学对我足够深情！

杨耕的哲学人生：生命与使命同行
■本报记者 陈 香


